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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岳父怀念我的岳父
鹿淑锌鹿淑锌
车向清

我的岳父鹿淑锌于9月6日凌晨
病逝，享年86岁。我做他的女婿有三
十多年了，他始终以“客婿”的礼节对
待我，给了我足够的尊重、关心和照
顾。这些天，我不断回忆他、怀念他，
悲不自胜，痛不能抑。

岳父是全国水产行业著名的专家
学者，学识渊博，成就斐然，曾长期担
任山东省水产学校（现为烟台大学海
洋学院）副校长、山东省水产研究所所
长等职务。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被
评为国家二级教授、研究员，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岳父的一生算得上
事业有成、德高望重。

岳父出生在一个旧官员家庭，其
父曾担任潍县（现潍坊市）邮电局局
长，任上病逝，家道随之中落。20世纪
50年代初期，他在母亲带领下，一家人
赴济南投奔他的叔叔，之后便落户济
南，艰难度日。岳父于1959年以优异
的成绩考入山东海洋学院（现中国海
洋大学），196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位于
芝罘区的山东省水产学校。他从普通
教师干起，一步一个脚印，靠真才实学
直至干到分管教学的副校长。这期
间，他远离外界是是非非，潜心教学和
科研，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
优秀学生，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取得
了丰硕成果，出版专著5本，发表论文
50多篇，其中部分专著被作为高校教
材，多篇论文被收入国家级学术成果
汇编，科研成果转化产生了巨大的经
济效益，奠定了其在全省乃至全国水
产行业的地位。1993年，他调入山东
省水产研究所任所长，尽管行政事务
繁忙，但却始终没有脱离科研一线。
在他的组织和带领下，这个省级科研
机构先后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
果，他更是发现和培养了一批中青年
科研骨干人才。纵观岳父的学习和工
作历程，他在逆境和磨难中不甘平庸，
自强不息，凭借自身坚强的毅力、坚定
的信念和坚韧的拼搏取得了不凡的成
就。他这种不忘初心、深耕专业、奋发
努力的精神，值得后辈深刻学习，并将
一直激励着我们。

岳父身处领导岗位多年，一辈子
清清白白，光明磊落，有两件我亲身经
历的事，充分验证了岳父这一高尚品
格。他在研究所任所长时，单位要建
宿舍楼。一日，一老友登门拜访，面
对不苟言笑的他，就想调侃一番，于
是便戏言说想承包其单位的宿舍楼
工程。岳父听闻，立即起身驱客，让
拜访者尴尬不已，直至解释清楚是调
侃而并非真意，岳父才肯作罢。后来
此人多次和我说起此事，每次都嘘唏
不已，对岳父克己奉公、严于律己的
道德品质敬佩不已。1998 年我结
婚，因为结婚前有诸多事宜需要商
量，他便召集“结婚班子”人员就近去
了单位下属的酒店小聚。途中巧遇
他单位的一个工作人员欲私自做主
以公款免单。岳父知晓后，不仅严斥
了这位工作人员，还责令我夫人如数
结算了费用。这原本不算什么大事，

但是我岳父仍然以自己严格的廉政
准则给我上了一课。

岳父相貌威严，为人豪放，但是
骨子里却很传统，家庭意识根深蒂
固。岳父与岳母是高中同学，两人相
识相知近70年，可谓是青梅竹马、一
生相濡以沫。岳父对爱情、对家庭、
对子女，充分体现了他们那一代知识
分子的简单、忠诚和责任。岳母出身
资本家家庭，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们
的爱情经受住了时代、名利等的考
验。在家里，岳父丝毫没有“君子远
庖厨”的大男人习气，烹炸煎炒、拖擦
洗涮，样样拿得起、干得精。每到过
年，他都会按照老传统，炸鱼、炸肉、
熬冻、炸藕盒等，样样数数精心准备
好，从不会因为工作繁忙而敷衍应
付。岳父的收入一直是完全“上交”
的，家里“财政大权”由岳母做主。他
一辈子兜里几乎不装钱，需要钱就跟
岳母要。直到晚年，岳父还保持着吃
完饭就立即收拾饭桌、洗刷碗筷的好
习惯，自己的衣服还都是自己洗。听
我夫人说，小时候，连她们姐妹的衣
服都是我岳父洗。可以说，家庭就是
我岳父除了工作之外的全部世界。

岳父膝下三女，三个外孙。三个
外孙自小便得到了他无微不至的疼
爱，“隔辈亲”的情形在我岳父身上表
现得淋漓尽致，孩子们和他的感情都
非常深厚。每到双休日，他就会早早
把房间打扫干净，把木地板擦得锃亮，
提前准备好美味佳肴，等外孙们上门，
陪他们戏乐玩耍，看孩子们在地板上
翻爬滚打。孩子们再怎么调皮，他都
从不会重言呵斥半句。在我的印象
中，岳父曾是个脾气大的人，可是在外
孙们面前却眉慈目善，成了妥妥的“好
好老人”。他有时候也会去接送孩子
们上学、放学，兜里也会装上几个零
钱，给外孙们买点小零食，带他们去
玩玩游乐设施。孩子们长大后，岳父
就经常用大方的“现金资助”的方式
表达对孩子们的爱意和关心。过年
过节、孩子升学、过生日甚至节假日
放假归来，他都要送上“大红包”，尽
己所能让孩子们过得快乐幸福。对
自己，他却节俭到近乎苛刻，吃穿用
都非常简单，毫不讲究，一双皮鞋、一
件衬衣、一件外套，甚至一根腰带，常
常一穿用就是十几年，满身没有一件
值钱的衣物。整理他的遗物时，我发
现还有很多衬衣、皮鞋、腰带等都没
有启封，那都是他留下等外孙们长大
后穿的。他一生拼搏，退休金丰厚，
晚年本该有更好更多的物质享受，但
是他从来无视这一切，从不考虑自己，
他的心里永远都装满对他人和社会的
责任。

怀念岳父，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
他的心灵纯净、思想清澈、行为正直。
他算得上是一个纯粹的人、没有低级
趣味的人，一辈子有理想、有道德、有
原则、有责任，令人敬佩和尊重。他给
我们留下了丰厚的、令我们引以为荣
的精神财富。

秋风起时，便是那肥美的火燎
蟹子涌上市集的季节，也是我们村
里家家户户埋头研蟹酱的光景。

村子里每条街上都有一个古
朴的大石臼，平日里它们静默无
言，仿佛被时光遗忘的角落，但一
到蟹酱制作的时节，这些石臼便成
了村中最热闹的地方，家家户户轮
流使用，有时还排起了长队。

我家属第五生产队，坐落在村
北边第二条街上。每到轮到我们
家研酱时，母亲总是先细心地将石
臼里里外外刷洗得干干净净，仿佛
是在为一场神圣的仪式做准备。
随后，她将那些在家中精心挑选的
螃蟹一一揭开蟹盖，小心翼翼地抠
去里面的蟹食，再将它们一一放入
石臼中。这时，父亲便会接过研
杵，开始有力地研磨。那研杵在石
臼中一圈圈地转动，发出沉稳而有
节奏的声音，仿佛是秋天的低语。

研磨得久了，父亲的手臂会有
些酸痛，这时他会停下来，在手掌
心吐口唾沫，搓搓手，又继续研
磨。我和村里的其他孩子们也会
围在石臼旁，争先恐后地想要替
换父亲，接过那沉甸甸的研杵。
我们的小手虽然力气不大，但也
学着大人的样子，一圈圈地转动
着研杵，感受着那份来自大地的厚
重与质朴。

研酱真是个力气活，火燎蟹子
的皮很硬，蟹盖更硬。刚开始研
时，父亲会把蟹盖先捣碎，这样能
稍微省点力。等到蟹子皮研碎，蟹
肉蟹黄也越研越细腻，这时候就更
费劲了，酱很厚很细，研杵拖不动，
大人尚且费劲，小孩子更是一下子
也拖不了，父亲母亲便轮番上阵。
这是研酱的关键时刻，如果这个时
候偷懒，蟹酱就不好吃，口感不好，
用母亲的话说，就是“皮皮茬茬”
的。父亲说：“坚持就是胜利。”母
亲附和着说：“坚持就是胜利！”父
亲就会喊着号子，边喊边研，母亲
则拿着勺子不停地刮着石臼边，把
那些石臼边上的酱推下去，力求蟹
酱粗细均匀。

说起喊号子，不得不说我们队
的修德大哥，他喊的号子声音洪
亮，节奏均匀。不管谁家研酱，只
要大哥有空，就会驻足观看一会
儿，然后接过研酱人手中的研杵，
双手握柄，双腿弓步拉开，随着研
杵的转动，大哥的号子也就开始
了，“嗨呀地号啊，嗨呀地号！嗨咿
（一声）吆——”周围围观的乡亲会

跟着附和“嗨咿（四声）吆——”，有
时碰巧村西头也有研酱的，听到大
哥的号子也会跟着来一声“嗨咿
（四声）吆——”村东村西，一领一
和，仿佛雄壮的交响乐回荡在小村
的上空。一曲号子唱罢，蟹酱也研
得差不多了。

待蟹肉被研磨得细腻如泥，石
臼内的蟹酱变得越来越细腻，颜色
也越来越红，母亲便会按照“一斤
螃蟹四两盐”的比例加入食盐，用
勺子搅拌均匀，这时的蟹酱因为食
盐的加入，会越研越稀，越研越轻
松。随着研杵在石臼中有节奏地
磨动，那蟹酱的香气逐渐弥漫开
来，像是一种无形的召唤，引得周
围的邻居们纷纷探头过来询问。
母亲总是热情地邀请他们品尝，那
份淳朴与热情仿佛能驱散秋天的
寒意，让邻里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
无间。那蟹酱呈现出诱人的色泽
和浓郁的香味。整个过程虽然辛
苦，但全家人和周围的孩子们都沉
浸在这份简单的快乐中，笑声和交
谈声交织在一起，让这个秋日午后
变得格外温馨。

当最后一勺蟹酱被装进坛子
时，我们的工作也告一段落。坛子
用层层塑料纸封住，扎好口，放到
阴凉地方等待发酵。看着这一坛
坛亲手制作的蟹酱，我们的心中都
充满了满足和自豪。这些蟹酱不
仅是我们一家人一年中的美味佳
肴，更是我们辛勤劳动、家庭温情
以及邻里之间友谊的见证。

随着时间的推移，蟹酱在坛子
中慢慢发酵，味道愈发醇厚。到了
冬天，当大雪纷飞、寒风凛冽时，我
们便会取出这些蟹酱，熬菜时放
一勺，奇鲜无比；大葱蘸蟹酱、蒜
泥拌蟹酱是最好的下饭菜；一勺
蟹酱打上一个鸡蛋，放上少许葱
花，蒸一蒸，配上刚出锅的玉米面
饼子，就是最难得的美味佳肴。
那一刻，浓郁的蟹酱香气与家的
温暖交织在一起，成为我们心中
最珍贵的记忆。

如今，虽然我们已经离开了那
片熟悉的土地，住进了城市的高楼
大厦，但每当秋天来临、火燎蟹子
大量上市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那个
忙碌而温馨的秋日午后，想起我们
一家人以及邻里们围在石臼旁研
蟹酱的情景。那些美好的记忆如
同那坛坛蟹酱一样，永远珍藏在我
的心底，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怀故人怀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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